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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马骑者(一) 

我这儿打算讲的故事，还是整整半个世纪以前，我在

我那太外婆斐得逊老参议夫人的家里得知的。一天，我坐

在她的扶手挎旁，专心一意地读一本用蓝色硬纸装订起来

的杂志，记不清是莱比锡的什么“文汇”呢，或者是《汉

堡帕普文汇》。回想起那位八十开外的老太太不时伸出手

来抚摩她曾孙我的脑袋的情景，我现在还不禁感到阵阵寒

栗。她自己和她的那个时代都早已进坟墓了；后来，我费

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寻找那份杂志，可始终没有找着。所以，

我既不能担保自己讲的一定是事实，也不愿在有谁提出异

议时站起来进行辩解。我能肯定地告诉诸位的只是，从那

以后，尽管并没有任何外界的刺激在我心中唤起对它的回

忆，我却再也忘不了这个故事。 

本世纪三十年代，十月里一个天气异常恶劣的午后--

当初的讲故事人这么开始道 --我骑着马行进在北弗里斯

兰的一道海堤上。我走了一个多小时，可左边仍是一片辽

阔无际的不见任何牲畜的荒凉沼泽；而右边呢，近在脚下

就是波涛滚滚的大海。从堤上望去，本来可以望见浅海中

的无数大小岛屿；可眼下除去那不断咆哮着冲击堤岸，激

溅起肮脏的水花来把我和我的马身上都浇湿了的灰黄色

浊浪以外，便什么也瞅不见。浅海外边朦朦胧胧，迷迷茫

茫，分不清何处是水，何处是天。尽管空中已升起半个月

亮，但却经常让飞驰的乌云给遮盖住。空气凛冽，我的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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冻水了，几乎连马缰都捏不稳。也难怪一群群被风暴驱赶

着从海上飞回大陆来的海鸥和乌鸦，边飞边不住地发出嘎

嘎嘎和呱呱呱的怪叫声。暮色已经十分浓重，我连自己坐

骑的蹄子都不再分辨得清。一路上，我没碰到过任何一个

人；能听见的，唯有那些几乎用自己长长的翅膀擦着我和

我忠心的牝马飞过的鸟儿的哀鸣，以及狂风的怒吼和大海

的喧嚣。坦白地说，我心中已不止一次地产生出要找个安

全地方北弗里斯兰和东弗里斯兰属于德国，西弗里斯兰属

于荷兰。避一避的渴望了。 

坏天气持续了两天多。经一位待我特别好的亲戚的挽

留，我住在他靠近北海的农庄里早过了归期。今天说什么

我都不能再呆下去，在城里还有事等着我办。从那地方进

城得往南走好几小时；不管我表兄和他殷勤的妻子如何花

言巧语，不管他们自己栽培的佩里纳特种和洛朗德·理查

德种苹果如何鲜美可口，我还是在午后动了身。“瞧着吧，”

我表兄站在大门口，冲着已经上路的我喊，“你走不到海

边就会回头的；房间咱们给你留着哪！” 

果不其然，一眨眼天空中便乌云密布，使我周围昏黑

一片；狂风号叫着，就像要把我连人带马推下堤坝去似的，

我脑子里不由得一闪：“别当傻瓜啦！还是回到你表哥那

温暖舒适的家里去吧。”--可紧接着我又想起，往回走的

路比我离眼下的目的地还更远一些哩。无奈何，我只好把

大衣领子竖起来护住耳朵，硬着头皮往前赶去。 

然而就在这当口，从堤坝上朝我迎面窜过来一个黑

影。我一点声音也没听见；但在那残月投射下来的暗淡光

线下，我越来越清楚地辨别出是一个人。不一会儿，他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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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到我跟前；我看见他骑着一匹马，一匹又瘦又高的白马。

黑色的斗篷在他的肩膀上飘动；在与我擦身而过时，我只

觉得他那苍白的脸上有一对目光灼灼的眼睛在盯着我。 

这家伙是谁？他想干什么？ --到了这节骨眼上我才

猛然想起，我既未听见马蹄声，也未听见它粗重的呼吸；

可那马和那骑手是紧挨着我身边走过去的啊！ 

我一边想着这件怪事，一边继续赶路；可还没等我多

想一会儿，他又从背后赶了上来，在越过我走到前面去的

当儿，我觉得他那飞起的斗篷好像还擦到了我。然而跟上

次一样，也是无声无息地就走过去了。接着，我发现他在

前边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；最后，我仿佛看见他的影子突

然顺着堤坝的里侧走下去，消失不见了。 

我稍一迟疑，然后也跟着赶过去。可到跟前一看，紧

贴着坝基只有一片闪着幽光的死水。--那是海啸冲决堤坝

以后，在坝内的沼泽地里留下来的一个水塘，大虽说不挺

大，深却是够深的。 

由于有堤坝挡着海风，塘里的水纹丝不动，完全没有

被那个骑白马的人搅动过的迹象；我连他的一点影子都再

也看不见。可是，我却看见了别的什么使我喜出望外的东

西。原来在我前边，在坝内的淤地上，有零零落落的几点

灯火在向我眨着眼睛。它们像是从那些长条形的弗里斯兰

式农家住宅中射出来的；这样的住宅，总是单独地建在一

座座或多或少地高于平地的土丘上。而近在我跟前，在内

堤的半坡上，也坐落着一所同一类型的大房子；它朝南的

一面，房门右手边的所有窗户都灯火明亮。我看见窗里人

影晃动，甚至觉得听见了他们谈笑的声音，虽然我耳畔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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狂风在吼叫。我的马儿已自动顺着堤坝往下走，把我一直

驮到了那所大房子的门前。我一眼看出，这是一家酒店，

因为在立窗前架有一根根横木，横木上挂着许多大铁环，

是给来此停留的客人们拴牛拴马用的。 

我将自己的马挂在一个铁环上，然后把它交给了在门

口迎接我的店伙计。 

“这儿有什么聚会吗？”我向他打听。要知道，我此

刻清清楚楚地听见从门内传来嘈杂的人声和酒杯相碰的

丁当声。 

“敢情是那档子事儿，”店伙操着土话回答说 --我后

来才知道，这种德国土话与弗里斯兰语一起在本地已经流

行一百多年了--“堤长跟委员们连带其他一些有关系的人

通通都在！还不是为了那洪水！” 

我走进房去，只见在窗前的一张长条形桌子旁边，围

坐着十一二个男人；桌上放着个盛调合酒的大陶钵。一位

器宇不凡的汉子看来是这次聚会的主持者。 

我向大伙儿问了好，并请他们允许我和他们一起呆一

会儿；他们很客气地表示欢迎。 

“诸位是在这儿守堤吧！”我开始跟领头的汉子搭讪，

“外边天气太恶劣，坝上也许会出问题哩！” 

“可不，”他回答，“只不过，我相信我们东边这儿眼

下还是安全的；但在另外那边就不保险了，那儿的堤坝多

半还是照老样子筑的；咱们的主坝可在上个世纪就已改建

过啦。--刚才我们在外面冻得慌；您想必也是一样吧，”

他接着说，“不过咱们还必须在这儿坚持几小时；我在堤

上派了可靠的人，有情况他们就会来报告的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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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还没来得及向老板定酒菜，一只冒着热气的酒杯已

经推到我面前。 

我很快搞清楚，旁边这位殷勤的人正是堤长。我俩攀

谈起来；我于是开始对他讲自己在堤上的奇遇。他听得十

分专心；我突然发现，周围谈话的人全都不做声了。“白

马骑士！”座中有一个人失口叫了出来；这一下其余的人

也都惊慌失色了。 

堤长站起来，对在座的所有人说道： 

“诸位别害怕；这并不仅仅是冲咱们来的。公元一八

一七年，他们那边也出了问题，但愿这次他们已做好一切

准备！” 

到了这会儿我才有些毛骨悚然，忍不住问道： 

“请原谅！这白马骑士是怎么回事？” 

在旁边的火炉背后，坐着一个矮小瘦削的人，背背微

微有些佝偻，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褂子，肩膀上已经洗得发

了白。对于其他人的交谈此人不曾插过一句嘴，但他那几

根稀疏的灰白头发底下的一对仍然生着黝黑睫毛的眼睛，

清楚地表明他坐在这儿不是为了打瞌睡。 

堤长伸手指着他，提高了嗓门对我讲： 

“这位是咱们的老师。在座的所有人中，只有他能给

您讲得最精彩，虽然只是按他的方式，而不能像我家里的

老管家婆安捷·福尔梅尔丝讲得那么活灵活现。” 

“您又开玩笑，堤长，”从火炉背后传出来教员有气

无力的声音，“您怎么能把您那蠢婆娘和我扯在一起！” 

“干吗不能呢，老师！”堤长回答，“那些老娘儿把这

类故事才记得清楚啊！”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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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倒不假！”小个子教员说，“看来咱们在这件事情

上想法不完全一致。”讲到这儿，他那清秀的脸上掠过一

丝高傲的微笑。 

“您瞧见了吧，”堤长凑近我耳朵悄声说，“他仍旧挺

自负的哩。他年轻时，在大学里念过神学，只是由于一桩

失败了的婚事，才留在故乡当了小学教员。” 

这其间，教员已从火炉背后踱了出来，挨着我坐在长

桌边上。 

“讲吧，讲吧，老师，”在座的几个年纪轻一些的人

同时叫着。 

“也好，”老头子转过脸来对着我说，“我乐于从命；

只不过，这个故事中有许多迷信的成分，要剔除吧又非常

非常不容易。” 

“千万别剔除，我求您，”我告诉他，“请您只管放心，

我自会有区分真伪、辨别好歹的能力！” 

老人冲我会心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好，我这就开始讲啦！” 

在上世纪中叶，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，在一七五０年

的前后，此地曾经有过一位堤长；对于筑坝和修水闸一类

的事情，他比一般的农民和地主是要懂得多一些，但远远

还不够，因为那些有学问的人写的有关书籍，他只读过很

少一点点。他的知识都是自个儿捉摸出来的，而且是从小

就开始这么做的。您肯定听说过，先生，弗里斯兰人都长

于算术；也许人家还对您讲过咱们法莱托夫特村的汉

斯·摩姆逊吧。这摩姆逊是个农民，却会造指南针、航海

钟、望远镜和管风琴什么的。喏，后来那位堤长的父亲，

他就是这么个人，只不过比较地不足道罢了。他有几小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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沼泽地，种着油菜和豆子，也养了一头奶牛。秋天和春天，

他常去地头比比量量；寒冬一到，当从海上刮来的西北风

把他的窗板摇得哗哗响的时候，他就坐在屋子里，不停地

刻呀，凿呀。儿子多半也坐在旁边，常常放下正在读的课

本或圣经，观察起父亲怎样测量和计算来；一看出了神总

把小手插在自己的满头金发里。一天晚上，他问父亲，为

什么父亲刚刚写下来的那个算式就正好是这样，而不能是

另一个样子，并且随即讲出了自己的想法。可父亲不知怎

么回答他好，摇了摇头说：“这个我对你讲不清楚；反正

就得这样，是你自己错了。要是你一定想弄个明白，咱们

阁楼上有一口木箱，箱子里有一本某个叫奥伊克里德的人

写的书，明天你上去把它找出来读读好了！” 

第二天，年轻人果然爬上阁楼，很快找到了那本书；

要知道家里的书本来就不多嘛。可是，当他把书放到父亲

面前的桌子上时，老头子笑了。原来这是一本荷兰文的奥

伊克里德教程，而荷兰文虽说一半是德语，父子俩却谁也

看不懂。 

“可不，可不，”老头子说，“这本书还是我爸爸的哩，

他老人家读得懂。难道就连一本德国人写的都没有吗？” 

儿子是个话不多的人；他默默地望着父亲，只说了句： 

“没有。我就拿这本可以吗？” 

老头子点了点头，同时又拿出另一本破烂不堪的小书

来。 

“还有这本？”儿子又问。 

“两本都拿去吧！”父亲特德·海因说，“它们不会对

你有多少用处的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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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第二本书是一部荷兰语的简明语法。小伙子得到它

时冬天才开始不久，等到他家园子里的刺萄终于又成熟起

来的时候，这本小册子已大大帮助了他，使他完全能读懂

当时广为流行的奥伊克里德几何教程啦。 

我不是不知道，先生--教员中断了自己讲的故事--人

家说汉斯·库姆逊也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不过，早在摩姆逊

生出来之前，我们这一带就已流传着豪克·海因，也就是

那个男孩的故事了。您想必也了解，啥时候只要出现一个

了不起的人物，人家就把他的前人可能做过的一切，好也

罢歹也罢，统统一股脑儿加在他身上。 

当老头子发现，他儿子既不喜欢牛也不喜欢羊，对蚕

豆开了花这类使沼泽地的每一个农民都乐不可支的事情

几乎视而不见的时候，心里就不免嘀咕开了；这么小小一

块地，要说养活一个农民和他的小子还凑合，可要养一位

半吊子学究跟他的仆人就不行，照此下去他自己不是也休

想过好日子了吗？于是，他就把自己这个大小子送到堤上

去，让他和其他民工一起在那儿推小车，从复活节一直干

到圣马丁节。“这样总可以叫他忘掉他那奥依克里德啦，”

老头子自言自语说。 

小伙子果然推小车去了；可谁知他仍旧把奥依克里德

教程时时带在口袋里，别的民工都去吃早饭或晚饭了，他

却坐在底朝天的小车上念他的书。秋天涨了潮，筑坝工程

常常不得不停下来，他这时也不跟其他人一块儿回家去，

而是双手抱着膝盖，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坐在临海一边的

斜坡上，望着那舐噬坝壁草皮的浊浪出神；海潮越涨越高，

最后冲刷到了他的脚，水沫溅到了他的脸上，他这时才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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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移一移，然后又照样坐在那里。他既听不见海浪的哗哗

声，也听不见在他头顶和四周飞来飞去的海鸥和其它海鸟

的啼叫；他没注意到，鸟儿的翅膀经常差一点掠到了他，

并用黑色的小眼睛对着他的眼睛瞧；他也看不见，茫茫无

际的、波涛汹涌的大海上，夜色已经慢慢铺展开来；他坐

在那儿唯一看得见的，只有潮头不再上涨时一次又一次重

重击打着同一块地方的浪花，看着它们如何终于把那陡峭

的坝壁上的草皮冲刷掉。 

这么凝视了很久很久以后，他要么慢慢地点点头，要

么用手在空中画一条平缓的弧线，仿佛他想给那海堤变出

一面不这么陡内斜坡似的。直到暮色四合，一切生物都在

他眼前消失，他耳中仅剩下轰然作响的海潮声的时候，他

才站起来，穿着几乎湿透了的衣服走回家去。 

一天傍晚，他这么走进父亲房中，正在擦拭他那些测

量仪的老头子就发话了： 

“你在坝上搞什么鬼？不淹死你才怪哩；今儿个潮水

涨得这么猛！” 

豪克执拗地望着他父亲。 

“听见没有？我说你会淹死的。” 

“听见了，”豪克回答，“可我并没有淹死！” 

“没淹死，”老头子失神地盯着他的脸，过了好久又

嘀咕一句-- 

“可是，”豪克接着说，“咱们的海堤压根儿不中用！” 

“什么什么，你说？” 

“我说海堤！” 

“海堤怎么啦？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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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海堤压根儿不中用，爸爸！”豪克回答。 

老头子冲他一笑。“我说你是怎么回事，孩子？你可

不是吕贝克那个神童啊！” 

小伙子却根本不搭他的茬儿。叫临水的一边坝壁太

陡，”他说，“要是海潮来得比以往更猛些，我们堤内的人

也会淹死的！” 

老人从袋里掏出他的嚼烟，扯下一块来塞进嘴里。 

“今几个你到底推了多少车土？”他没好气儿地问，

因为他看出来，修堤坝这件工作并没能使他儿子停止动脑

筋。 

“不知道，爸爸，”豪克回答，“大概和其他人差不多

吧，有那么六七车。可是--堤坝一定得筑成另一个样子！” 

“嗬，”老头子发出一声冷笑，“看样子你没准儿会当

上堤长哩；到那时你再去重筑它吧！” 

“是的，爸爸！”儿子回答。 

父亲怔怔地望着他，喉头连连动了几下，临了儿子自

顾自地踱出门去了；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儿子才好。 

十月底，修堤的工作已经结束，可往北一直走到海边

上去仍旧是豪克·海因的最大乐趣。万圣节前后，秋冬之

间的大风暴多半开始咆哮了，弗里斯兰于是唉声叹气起

来；唯有豪克一个人像今天的小孩子们盼圣诞节似的盼这

讨厌的日子。每当潮水到来，你都准保能在最外边的堤坝

上找到他，孤零零地一个人，不怕风再狂，雨再大。海鸥

嘎嘎嘎叫着，潮水猛冲着坝壁，在退回去时把壁上的草皮

整块整块地撕下来，带回海里，这当儿，要是有谁在旁边

就一定能听见豪克的狂笑。“你们全不中用，”他冲着咆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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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大海高叫，“就跟人们也一点不中用一样！”当他终于离

开荒凉的海滨，沿着堤坝走回家去时，天常常完全黑了。

随后，他那高挑的身子就出现在父亲那芦杆盖的小屋的前

面，溜进低矮的房门，消失在小屋里。 

有时他带回来一大把黏土，进门后就坐在如今已对他

听之任之的老头子旁边，凑着油脂烛暗淡的烛光提出各式

各样的堤坝模型，把它们放进水盆里面，试图造成给波浪

冲打的样子；不然就取出他的石板，在上面画他所设想的

堤坝临海一边的剖面图。 

他压根儿想不到去和他过去的同学玩一玩什么的；他

们呢，对这个幻想家似乎也不感兴趣。冬天到了，严寒已

经降临，他却仍然走到他往年在这时候从来不曾去过的大

堤上，直到堤外的浅海滩也让一望无垠的冰雪盖住。 

二月里，天气仍然非常寒冷，人们在紧靠外海的冻结

的浅滩上，发现了一些被海水冲上来的死尸。把他们运回

村时，有一个年轻女人在场；事后她对老海因唠叨起这件

事：“你以为他们的样子还像人吗？”她高声道，“不，像

海鬼！脑袋这么这么大，”她远远地分开两手来比划着，

“黑得发紫，肿得就像刚烤出来的面包！看上去已经让虾

子给咬过，娃娃们一见就吓得尖叫起来！” 

对于老海因来说，这已不算什么新鲜事儿。 

“他们也许从十一月就泡在海里了，”他不经意地应

了一句。 

豪克一声不吭地站在旁边；可接下来，他一瞅着空子

便溜到堤上去了。也说不清楚他是想再发现一些尸体呢，

或者仅仅是那如今笼罩着海滩的恐怖气氛在吸引着他。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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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劲儿地跑啊，跑啊，直跑到唯独能听见海风的呼啸和

疾飞而过的大鸟的哀鸣的坝头，然后孤零零地站在那里。

他左边，是大片空旷荒凉的沼泽地；右边，一望无际的海

滩上这儿那儿闪动着浮冰的微光。那景象，叫人觉得整个

世界都给一块白色的尸布裹起来了似的。 

豪克站在高高的坝顶上，极目四望；死尸再也没有了，

唯有浅海区的巨大浮冰，被底下看不见的潜流推拥着一起

一落地波动。 

他只好回家去了。但过几天，他又在一个傍晚来到坝

上。坝前浅滩的冰层已经迸裂，从裂隙中升起一团团水汽

来；暮色苍茫中，水汽和雾据奇妙地交织在一起，变成一

面将整个海滩都笼罩住了的纱幕。豪克定睛看去，只见在

雾幕中有一些跟人一般大小的黑影在来来回回移动，样子

很是威严，可举止却怪异怕人，鼻子和颈项部长长的，走

着走着突然跟小丑似的胡蹦乱跳起来，大个儿的跳到小个

儿的身上，小个儿的也冲大个儿的撞去，最后都越长越大，

失去了任何形状。 

“这些家伙想干什么？它们该不是那些淹死了的人

的灵魂吧？”豪克暗忖着。 

“嗬--伊！”他拉开嗓门朝着夜雾愿俄的海滩喊叫；

可滩上的黑影根本不理睬他，而是继续干着它们的奇怪勾

当。 

慕地，豪克脑子里出现了那些可怕的挪威海怪的形

象。一个老船长曾经告诉他，挪威海怪脖子上没长脑袋，

而是扛着一大团海草。然而他仍旧不肯离开，两腿像生了

根似的定在坝顶上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面前暮色中那一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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怪诞的滑稽剧。 

“想不到我们这儿也有你们这些鬼东西！可你们休想

吓跑我！’嚎克斩钉截铁地说。 

直到夜幕掩盖了一切，他才慢吞吞地走回家去。从他

身后不断传来扑打翅膀的声音和刺耳的尖叫；可他既不回

头，也不加快脚步，所以很晚才回到家。据说，他从来没

把这件事告诉他父亲或者别的任何人。直到许多年以后，

在相同的季节和相同的时间，他带着一个上帝使她成了他

累赘的傻女儿到堤坝上去，又看见在外边的海滩上出现了

同样的情况，他才告诉她，那只是些苍鹭和乌鸦，它们在

冰隙中叼鱼吃，被雾气笼罩着就显得又大又吓人，所以根

本用不着害怕。 

上帝知道，先生！--讲故事的教员又转了话题--这世

界上足以扰乱一个基督徒的虔诚心灵的怪事多得很哩。不

过豪克这小伙子既非笨蛋，也非傻瓜。-- 

由于我对他最后的话未置一词，教员又想继续往下

讲。谁知这时在那些迄今一直静悄悄地听着，除去吞烟吐

雾就无所事事的人们中间，却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。先只

有一两个盯着窗口，接着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头转了过去。

透过没挂帘子的窗户，可以看见飓风驱赶着彤云飞奔，窗

外的天色时明时暗。而我也仿佛觉得，那个瘦长瘦长的人

骑着他的白马一晃而过。 

“等一等，老师！”堤长压低了嗓门说。 

“噢，您不用害怕，堤长！”讲故事的小老头儿回答，

“我不曾得罪他，也没有理由得罪他，”说时抬起他那双

机灵的小眼睛来瞅着堤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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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，好，”堤长应着，“那就让我再给你来杯酒吧。” 

酒杯斟满了，听众们又全转过大多是木无表情的面孔

来望着他，他于是继续讲起来。-- 

就这么成天跟风啊水啊打交道，一个人在荒凉的海边

上消磨着光明，豪克慢慢长成了一个又瘦又高的大小伙

子。一年前他已行过坚信礼，随之性情就完全变了；而这

变化说来又和一只白色的安哥拉老猫有关。这只猫是特

琳·杨斯老婆子的儿子航海去西班牙时给她带回来的，后

来他在海上出事死了。特琳住在村外大堤上的一所小屋子

里。每逢老婆子在房里忙这忙那的时候，她这只模样古怪

的雄猫总躺在屋门前晒太阳，眼睛追寻着一群群从空中飞

过的野鸭子。豪克一走来，这雄猫就冲着他喵喵喵地叫，

豪克也向它点点头；他俩都知道对方所希望的是什么。 

春季里有一天，豪克按照老习惯躺在大堤上离海水很

近的地方，周围是海滩上生长的石竹和散发着香味的苦

艾，太阳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。头一天他已到山丘上去拣

了满满几口袋小卵石；如今是退潮时节，海滩都已裸露在

外面，不断地有一些灰色的小水禽在滩上窜来窜去，一遇

这种情况，豪克便会突然掏出一块石头来扔它们。他从小

就开始练习这种本领，所以多数时候都有一只被打中的鸟

留在水坑里。可是他并不是每次总能去把它拾回来；豪克

已经考虑过把那只雄猫带上，训练它像猎狗似的去叼回猎

物。只不过在海滩上这儿那儿也还有结实的地方或者沙堆

可以踏足，他因此仍然自己跑出去捡他的猎物。每一次，

当他回村经过小屋门前时，蹲在那儿的猫都馋涎欲滴地对

他叫个没完，直到蒙克把猎取到的鸟扔一只给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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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有一天豪克又从海边走回家去，肩膀上搭着他的

上衣，手里却只提了一只死鸟；可这鸟的羽毛五颜六色的

跟缎子一般漂亮，而且闪着金属似的光泽，在豪克也还见

所未见。雄猫发现他走来，又跟往常一样喵喵喵地叫开了。

然而这次豪克舍不得用自己的猎物 --它很可能是一只锦

鸡哩--去满足那只馋猫。 

“下一次！”他冲那畜生嚷道，“今天的归我，明天的

归你；这一只可不是好当猫食的！” 

谁料那老猫却步步紧逼过去；豪克站住脚瞪着它，手

里提着自己的猎物，那猫也站住了，但却举起一只爪子。

看起来年轻人对他的猫朋友的脾气还未摸透；因为一当他

背转身去准备离开，他便感到手中的猎物猛地一下子给拽

掉了，同时有一只尖利的爪子插进了自己的肉里。一股野

兽般的狂怒顿时使小伙子血液沸腾；他反手一把抓住了那

强盗的脖子，把它高高地举在空中，使劲地捏得它眼珠子

都从耸起的乱毛中突露了出来，全不顾这畜生有力的后爪

已把他胳臂抓得血肉模糊。“嗬伊！”他大吼一声，把手握

得更紧，“咱倒要看看，看咱俩谁个坚持得更久一些！” 

突然，那只大猫的两只后爪变得软耷耷的了，豪克往

回走了几步，把它扔在老婆子的屋门前。猫一点也不动弹，

豪克才转过身走回家去。 

要知道，这只安哥拉老猫可是它主人的心肝宝贝啊。

它是她的伙伴，是她那个水手儿子给她留下的唯一纪念。

后来，他为了在风暴中帮助母亲抢收海菜，淹死在附近的

海边。豪克一边走，一边用手巾揩胳臂上的鲜血。他刚走

出不到一百步，耳畔就听见从小屋传来的哭喊声。他转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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